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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碑帖拓本

鉴藏碑帖拓本，是梁启超经世政务与学术
撰述之余，倾注极大心力的个人爱好。纵览饮
冰室所藏碑帖，其上乘者为明拓和清乾隆时精
拓本。明拓本有明韩逢禧及清查浦、冯浩、陈
继昌递藏的《樊敏碑》，王懿荣旧藏《李勣碑》
和《颜氏家庙碑》；乾隆拓本有黄小松旧藏《张
迁碑》和《孙夫人碑》，何昆玉旧藏《吕望碑》和
《刁遵墓志》等。其余多为清嘉庆、道光时拓
本及清中期至民初时新出土碑志造像的初拓
本。所有这些及其他数百件金石拓本，凝聚
了梁启超几十年的心血，现已成为一笔宝贵的
文化财富。
饮冰室的碑帖拓本多是梁氏个人出资所

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藏家或碑贾那里
购得的递藏有序且带有名人题跋的珍稀旧
拓。颜真卿《争座位帖》便是筠清馆之旧物。
筠清馆是清乾嘉时代广东南海籍金石书画大
家吴荣光的室名。梁虽“平生独嗜颜书，顾独
不喜《争座位帖》”，但因此拓实为“乡先达所尝
珍袭”，最终他还是“不惜重金收之”。梁的《曹
全碑》《天发神谶碑》等也是筠清馆的旧藏。《李
谋墓志》《刘懿墓志》《朱岱林墓志》等墓志拓本
是四川铜梁籍书法篆刻家王瓘（光绪年间名于
时）出让给他的藏本。《裴岑纪功碑》等十数种
旧拓汉碑则是护国运动后购于广州。笔者近
查1920年罗振玉公开出售的新旧拓本价目，以
当年通用现大洋（银元）计，可知梁氏购藏碑帖
的确是要有番破费的。
友人赠送给梁启超的拓本，以姚华、周肇

祥所赠尤重。这二人都是梁的挚友。姚华
（1876－1930），近代戏曲理论家、书画家、金石
家，在诗词、散曲、文论方面均有成就。于碑帖
金石，夙极究心。梁与姚在金石鉴藏上“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颇有缘分。梁于1925年5月
曾作长诗《寿姚茫父五十》，此诗颇为诙谐，字
字绝妙，直可当姚华小传来读。诗中虽然说的
是姚华其人，其实也是梁氏的自我写照。姚曾
从端方家得俞玄墓志之原石，便手拓一纸赠予
梁启超，梁深为喜爱，特作《俞玄墓志跋》以记
其事。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
庵。清末至民国间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
等职，后在京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十余年。此
人精鉴藏，善书画，与梁在金石上亦有同好。
周于1921年前后在奉天（今沈阳）一带及大凌
河滨访得辽刻石《显密圆通建舍利塔铭》，以及
北朝《韩贞造像残刻》《元景造像残石》等，分别
拓赠给梁启超。梁倍加珍惜，在以上三石跋语
中均言明“实周养庵在奉天所访得”“周君养庵
肇祥所赠”，云云。
饮冰室拓本中也有梁氏外出游历时所受

馈赠。《瘗鹤铭》拓本就是梁启超游镇江焦山时
僧人赠送的近拓。镇江碑石以焦山最多，焦山
碑林中数出自南朝齐梁时期的《瘗鹤铭》最为
著名。1915年春，梁启超自津赴粤，游至焦山，

面对那宛转遒逸、仪态万方如仙鹤振翅般的
《瘗鹤铭》，不禁思绪万千，感叹不已。此铭原
本镌刻在焦山西麓的瘗鹤岩上，唯因地势低，
常被水淹，日久天长，岩石塌落，铭文裂为五
块，坠入长江。宋元之际寻到后拼之于原址，
却又被浸入水中。清康熙间，镇江知府陈鹏年
“曳石出水”，将其移入定慧寺壁上（现已移至
亭内），才使人一睹它那飘飘欲仙的风采。梁
为此备感快慰。当76岁的定慧寺僧人鹤洲知
是梁氏来游，遂将他先前用日本雁皮纸零拓法
拓成的《瘗鹤铭》赠予梁启超。对此，梁启超
《瘗鹤铭跋》说：“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
不然。水拓本当俟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
仰拓，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
既若星凤矣。”接着，他不无感慨地称：“鹤洲拓
技如神，其本极可宝贵。”且将鹤洲所赠零拓本
《瘗鹤铭》定为“出水后第一精本”。

饮冰室所藏碑帖拓本多有梁启超作跋，并
钤有“饮冰室藏金石图书”“饮冰室藏”“双涛阁
藏”等不同印文的鉴藏印。有的拓本，一跋再
跋。根据统计，梁总共为174件藏品作跋198
条。梁为拓本作跋始于1915年，而在1917年
至1918年间所作较多，具体时间是丁巳腊戊午
春，《梁启超年谱长编》称此时“先生治碑刻之
学甚勤”。最多的一年是1925年，达122条。
上一年9月，其夫人李蕙仙去世，梁极为悲痛，
为遣悲怀，摩挲旧藏便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重
要内容。其跋语或点明碑本价值，或考证碑刻
地点及发现年代，或判定碑本时代，或探讨字
体变化。他征引极博，举凡书法论著、史书、传
记等，皆随手拈来。所涉及的鉴赏家、收藏家、
书法家、题跋者、著录者更夥。有时一天作数
跋。如乙丑（1925年）正月十九日这天即为《明
拓雁塔圣教序记》《明拓同州本圣教序》《北周
华岳庙碑》等数种碑帖作跋，但却极见学问，颇
显功力。

赏画题画藏画

作为国学大师，梁启超可谓博学多才，贯
通古今。他不仅通达于经世文章，而且究心于
金石书画。赏画、题画、藏画便是伴其一生的
雅好。特别是在天津居住期间，他对绘画的鉴
赏和题跋更是频频不断。今天我们在参观梁
启超饮冰室时，从室内的展品中更能看出这一
点。
梁启超鉴赏和题跋的绘画有当时一些丹

青高手的新作，也有出自古代名家之手的古
画，有友人向其索题之作，也有他个人珍藏的
精品。明初僧人道衍为中山王画的山水卷，清
乾隆时期广东画家甘白石的画轴，袁树勋收藏
的“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梅花，清末民初京剧
名家谭鑫培自作的渔翁图，江苏武进籍书画家
庄蕴宽所绘《扶桑濯足图》以及周肇祥所绘《篝
灯纺读图》等，均由梁启超作过题跋。
作为丹青行家，梁启超深谙画理及作品的

艺术内涵，但他却往往又透过画面本身，超越

时空地表达一种目力所不及的理念，生发出一
种强烈跳动的情感。
作于1915年的《题袁海观尚书所藏冬心画

梅》是梁启超题画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冬
心，即金农，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以往咏冬
心画梅者，不是言其傲干奇崛，就是写其迎寒
独俏。梁氏题冬心画梅却从那疏影横斜、幽香
远播中”，用“云阶月地梦迢迢，长怪东风管寂
寥，曾是空寒生纸帐，天涯霜雪到今宵”引发出
一种寂静与空虚。他是“以古梅的清冷喻其内
心的幽独，是以题梅作自我独白”，这确是梁启
超题画诗的高明处。
《题姚广孝为中山王画山水卷》寓意更

深。姚广孝，即明初僧人道衍。道衍为燕王朱
棣谋士，他助燕王以靖难为名夺得帝位。燕王
当上皇帝，论功道衍为第一，故授僧录司左善
世。中山王，即徐达，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梁
启超题道衍为徐达所画山水，洋洋洒洒，不下
三百言，然而他没有就画论画，而是驰骋想像，
隐去身世，以“子房（张良）文若（苟彧）尚黄土，
忘机如师胡自苦？靖难功罪今谁论？画情霏
作南湖雨”隐含自身的遭遇，道出出尘之慨。
这首题画诗，气势博大，融会贯通，既蕴含着深
厚的学问功底，又渗透着作者个人的深切感
受，非一般人可与比肩。
当年在饮冰室，与梁过从最密的书画家当

属余绍宋。余绍宋（1882－1949）字越园，号寒
柯，浙江龙游人。余绍宋生于广州，中年服官
北京，晚年筑室杭州。余绍宋工书，尤擅写山
水、松竹，寻丈巨幅，大气磅礴，且有著述数种，
是位学者型的书画家。余在杭州曾主编《东南
日报》副刊《金石书画》，笔者有其合订本，读余
绍宋撰写的《金石书画发刊词》，有“吾国欲跻
于真正文明之城，自非阐扬国有之文艺为功”
之言，深知余先生乃爱国艺术家。
梁启超与余绍宋早有交往。他们曾在司

法部储才馆一起工作。梁还曾为余主纂的《龙
游县志》撰序。1927年夏，余与梁同居津门，闲
暇之时，余常来饮冰室与梁启超聊天。两人闲
谈不久，余便开始作画，一般是画小幅的，如扇
画、小条幅等。此时，梁启超总是把思达等人
喊来，看着余绍宋作画，并请余给孩子们讲述
国画技法，将余的小幅作品奖给大家收藏。其
间，余绍宋还专门为在国外的思顺、思成、思
永、思忠、思庄各画一幅扇面，作为赠给他们的
纪念品。
这年农历八月间，应梁启超之邀，余绍宋

在饮冰室内画了一幅巨大的《双松图》。为画
此画，余一共来了三次，全画方大功告成。余
绍宋离去后，梁启超立即在画面的空白处，书
写了一首很长的题画诗。全诗通过盛赞松树
之刚直独立道出为人处事要正直不阿、不畏强
暴。诗中“群卉迭新故”，暗指康有为、王国维
相继去世，“神理忽森著”，形容事物的神理突
出，双松同社会风云连在一起，更体现了梁启
超题画诗的独到。
梁启超在《题越园画双松》诗后写有附

记。其中提到：“儿曹学画者（指其子女），环立
如鹄。一幅就、则欢噪争持去，独此双松，用贻
老夫，莫敢夺也。”这天真稚朴的语言流露出他
对绘画艺术的挚爱和对书画作者的真诚。此
画现已不存，由当代画家贾宝珉先生补画一
幅，今悬挂在修复后的梁启超饮冰室内。

以集联为“消遣”

集联是摘取前人诗词文章中的词句集成
的对联。集联要讲究语言浑成，另出新意。梁
启超将集联作为一种“消遣”，他常将古代不同
人写的不同的词作里的句子集成对联，天衣无

缝，又富有情趣。梁启超管这集联称做“小玩
意儿”。

1924年9月13日，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因患
乳癌而卒，对梁启超的身心有极大刺激，他当
即撰《悼启》一文，接着又有《苦痛中的小玩意
儿》等文。《苦痛中的小玩意儿》专讲他从诗词
中集联之事，其对联语句基本出自五代与两宋
词人，集联时间正是在其夫人“奄然化去”的那
一年。该文称：“我在病榻旁边这几个月，拿什
么事消遣呢？我桌子和枕边摆着一部汲古阁
的《宋六十家词》，一部王幼霞刻的《四印斋
词》，一部朱古微刻的《强（疆）邨丛书》，除却我
的爱女之外，这些‘词人’便是我唯一的伴侣。
我在无聊的时候，把他们的好句子集句作对联
闹着玩。久而久之，竟集成二三百副之多。”梁
自称此举为“消遣”，是“闹着玩”，其实他所奉献
的的确如温暖的阳光，因为古人佳句经他妙手
剪接后，新意迭出，生气流动，别有一番情趣。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

醉；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
这是梁启超赠骞季常的集联，也是梁的用心
之作，分别集自朱淑真《江城子》、张海崖《水
龙吟》、刘须溪《贺新郎》、柴仲山《齐天乐》。
梁启超自称：“此联若是季常的朋友看见，我
想无论何人，都要拍案叫绝，说能把他的情绪
全盘描出。”
梁氏的其他集联非专门针对某人而作，他

录出后给亲朋好友选择，选定了便写就送之。
其中一副全集姜白石语，为刘崧生挑出：“忽相
思（《红梅引》），更添了几声啼鴂（《琵琶仙》）；
屡回顾（《法曲献仙音》），最可惜一片江山（《八
归》）。”林宰平挑的一副是：“酒酣鼻息如雷（刘
后村《沁园春》），叠鼓清笳（周草窗《高阳台》），
迤逦度沙漠（姜白石《凄凉犯》）；万里夕阳垂地
（朱希真）《相见欢》），落花飞絮（秦少游《如梦
令》），随意绕天涯（赵令畤《乌夜啼》）。”胡适也
挑了一副：“蝴蝶儿，晚春时（张泌《蝴蝶儿》），
又是一般闲暇（辛稼轩《丑奴儿近》）；梧桐树，
三更雨（温飞卿《更漏子》），不知多少秋声（张
玉田《清平乐》）。”此联如小令，又明白如语，正
是胡适一度尝试的风格，难怪他挑中此副。
在所有集联中，梁启超最为得意的便是一

副赠徐志摩的对联，即“临流可奈清癯，第四桥
边，呼棹过环碧；此意平生飞动，海棠影下，吹
笛到天明。”该联中，共集六位词人的佳句。“临
流可奈清癯”是吴梦窗《高阳台》里的句子，“第
四桥边”是姜白石《点绛唇》里的句子，“呼棹过
环碧”是陈西麓《秋霁》里的句子，此为上联；
“此意平生飞动”是辛稼轩《清平乐》里的句子，
“海棠影下”是洪平斋《眼儿媚》里的句子，“吹
笛到天明”是陈简斋《临江仙》里的句子，此为
下联。全联不仅集句巧妙，难得的是以古人现
成的句子，把徐志摩的性情及真实面目勾画得
活龙活现。梁启超自己也认为“此联极能表现
出志摩的性格，还带着记他的故事。他曾陪泰
戈尔游西湖，别有会心；又尝在海棠花下做诗
做个通宵”。徐志摩是梁启超晚年最为得意的
弟子，知徒当然莫若师。况且徐与梁的大儿子
梁思成也有瓜葛。据称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
在与思成结婚之前，徐曾热烈地追求她。
梁启超常将集成的对联用魏书写就。如

“独自莫凭栏故国山围青玉案”，集自李煜《浪
淘沙》和方岳《满江红》；“更那堪酒醒丽谯吹彻
小单于”，集自刘过《醉太平》、秦观《阮郎归》。
又如“一晌销凝帘外晓莺残月”，集自子野《卜
算子慢》和飞卿《更漏子》；“无限清丽雨余芳草
斜阳”，集自（周）清真《花犯》和（秦）淮海《画堂
春》。所书魏书集句联起笔斩斫分明，清劲遒
美，结字趋扁，一些笔画富有隶意而具古趣，雄
强之中寓秀逸美感。加上落款书写随意，更富
于变化。有人评价其作“具有坚凝、生辣的线
条，内含深厚的骨力和功力”。
集联、收藏、题跋不仅展示了梁启超的生

活情趣，更体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深厚的学养。
在梁启超看来，书法、藏碑等不过是“文人余
事”，但就在这“余事”之中，却显露出他的阅读
之广、闻见之博和识断之精。这一点也恰恰是
今人难以做到的。

“第一等的娱乐”

1926年，梁启超应邀为清华学校教职员

书法研究会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他“对于书
法，很有趣味，多少年来，每天不断，多少总要
写的，尤其是病后医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写
字的时候，比以前格外多”。他说自己每天总
要写字，不是装点门面。他笔耕著述那么勤
勉，何曾搁置过毛笔，只是不一定天天做临池
的日课。

梁启超把写字当作是很有趣味的活动，
好处之一是“可以独乐”，他说：“依我看，写字
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
乐……凡有高尚人格的人，大半都喜欢写字，
如象曾文正、李文忠，差不多每天都写，虽当
军书旁午，亦不间断。”

梁启超对书法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深入的
领悟。他认为：“模仿何事物，初入手时，最要
谨慎，起初把路子走错了，以后很难挽救。”他
认为，模仿是必要的，由模仿可以到创造，无论
单学一家，或多学几家都可以。但是最初的时
候，不要走错了路。“赵（指赵子昂）、董（指董其
昌）、柳（指柳公权）、苏（指苏东坡）、李（指李北
海）几家，最不可学，用为几十种模范中的一
种，尚还可以。起初从他们入手，以后校正困
难，顶好是把他们放在一边不学才对”。他认
为，学六朝的碑书的好处是“迹真字好”“物美
价廉”。

书法对于梁启超来说，虽说为其政事之外
的“余事”，但他的书法成就依然是可圈可点。
梁氏书法是学者之书，具有浓厚的书卷气。他
早年研习馆阁体，所以欧体楷书基本功深厚。
他问学于康有为门下后，其书法也开始“变
法”，转而精研北碑与汉隶。其楷书也逐渐脱
离了馆阁体的藩篱，而多以魏碑中的扁、方为
基调。

在梁启超后期的书法中，用笔以碑书笔
法为主，又兼有欧书的笔意。尝见梁的一行
书册页，颇可看出梁的这一特点，册页为纸
本，纵33厘米，横38厘米，款：“民国十一年四
月二十日新会梁启超”，钤白文印“梁启超
印”。这幅书法为梁49岁时的作品，可以看到
欧阳询和北碑的影响，是一件碑帖完美融合
的精品。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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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一生中，有很多“文人余

事”。爱好书法、鉴藏碑帖拓本、赏画、题

画、藏画以及集联等，都是他政务活动之

外的精神寄托。虽说是“业余爱好”，或

是“业余生活”，却也展现了一代大师丰

富多彩的精神世界、高尚的文化素养和

丰赡的学识。

图①天津梁启超饮冰室
图②梁启超先生
图③梁启超题画
图④梁启超跋鹤洲和尚拓《瘗鹤铭》
图⑤梁启超集宋人姜夔词句龙门对


